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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部 第六 假如希望經註（âkaïkheyyasuttavaõõanà）
（MA.i,p.153.）
    「如是我聞（Evaü me sutaü）」─即《假如希望經》。

    此中，「戒具足（sampannasãla）」有三種具足（sampanna）：遍滿、具有，與甘味。

此中，「稻田（的稻穀）已具足，高希雅（kosiya貓頭鷹），諸鸚鵡在啄食， 
婆羅門，我來告知你，不想阻礙他。
」

    這是指圓滿的具足（sampanna）。

    在「以此波提木叉律儀的具備、具有、獲得、得達、具足、成就、擁有。
」這是指具有【154】的具足（sampanna）。
    在「尊者，在此大地地面的最下層有甘美的（地）味，正如蜂蜜一般的清淨食味。
」這是指甘味的具足（sampanna）。
    遍滿具足（sampanna）或具有的具足（sampanna）即是這裡（具足的涵義）。

    因此，「戒具足（sampannasãla）」即是戒的圓滿及具有戒，當知在（波提木叉具足sampannapàtimokkhà的具足）也是同樣的涵義。
    「戒」，什麼是戒的涵義呢？戒行即是戒的涵義。其詳細的解釋，即在《清淨道論》所說。
    此中，「戒的圓滿」──此義就如由於田地離去過失而田地圓滿一般，由於離去戒的過失而說為戒的圓滿。
    就如田地由於擁有：種子毀壞、播種毀壞、水所毀壞，及土質含有鹽分而毀壞的四種過失而不圓滿。
    當中，「種子毀壞」是指在播種期間，由於種子破損或腐壞，導致無法收成，而造成毀壞的田地。
    「播種毀壞」是指由於不良的種子從播種期間以來就倒掉了，使得所有的（田地）都無法收成，而造成毀壞的田地。

    「水所毀壞」是指由於該處水太多或者沒有水，導致無法收成，而造成毀壞的田地。

    「土質含有鹽分而毀壞」是指由於農夫在某些地方以犁耕了四、五次，因為耕太深了，使得鹽分生了出來，導致無法收成，而造成毀壞的田地。

    而且如此的田地即沒有大果報、大利益，即使在那裡多播種也少有所得；假如去除了這四種過失，就成為圓滿的田地，而且如此的田地則有大果報、大利益。
    同樣地，戒由於有毀壞、穿孔、斑點、雜色的四種過失而不圓滿，而且如此的戒即沒有大果報、大利益；假如去除了這四種過失，就成為圓滿的戒（田），而且如此的戒則有大果報、大利益。
    「具有戒（sãlasamaïgino）」──以此義而擁有的情況、總合、到達、具有戒了，而說：「你們應當安住」。

此中，由兩種原因而成為戒具足性：由見到戒失壞的危害（àdãnava危險；過患）；【155】見到戒成就的利益。這兩種（涵義），在《清淨道論》也有詳細（的解釋）。
島寺住者喜悅長老主張說：「此中的『戒具足』，據說到此為世尊在開示了四種遍淨戒後，再以『波提木叉防護律儀』來詳細地解說首要的戒。」
其弟子三藏（持者）小龍長老主張說：「兩處的波提木叉律儀都是由世尊所說的，只有波提木叉律儀是戒，而其它的（根律儀等）三戒所說的涵義是有的，但乃從不允許而說的：根律儀只是指守護六門而已；活命遍淨乃是以如法、以正當的方式獲取（衣、食、住處、醫藥的）資具而已；資具依止乃是對所獲得的資具省察該目的後才受用而已。以非異門〔即直接〕的方式，只有波提木叉律儀是戒而已。就如一位斷了頭的男子，其餘的手腳等也不需要再保護了一般；然而就如一位健康未斷頭而且還活著的男子，其餘的（手腳等）就可能治癒復原。因此，『戒具足』──以波提木叉律儀解說，再以其同義語『波提木叉具足』來解說，當再以詳細的方式來顯示時，而說：『波提木叉防護律儀』」等。
此中「波提木叉防護律儀（pàtimokkhasaüvarasaüvuta）」──即擁有波提木叉律儀。

    「正行與行處具足（àcàragocarasampanna）」──即具有正行和行處。

    「於微細的（aõumattesu）」──即在小量的。

    「罪過（vajjesu）」──即諸不善法。
    「見其怖畏（bhayadassàvi）」──即見到怖畏。

    「受持（samàdàya）」── 即正取〔完全地受取〕。

    「應當學習諸學處（sikkhatha sikkhàpadesu）」──即在諸學處，應當對彼彼學處受持後而學習之。
    再者，「應當受持學習諸學處」──凡是在應當以身及以語學習的諸學習部分，即應當完全受持它們。這在此只是簡略，一切波提木叉律儀文句的詳細（解釋），即在《清淨道論》所說。
    「假如希望（àkaïkheyya ce）」──為什麼以此為開始呢？為了顯示戒利益的緣故。

    或許假如對出家不久或劣慧【156】者如此說：「世尊（說）：『你們應當圓滿戒，應當圓滿戒！』」（或許他會問：）圓滿戒有什麼〔ko誰〕利益呢？有什麼〔ko誰〕殊勝呢？增長什麼〔kà誰〕呢？即可以顯示（持戒的）那十七種利益而如此說；或許在他們聽聞了──以會被諸同梵行者所喜愛、歡喜為初，滅盡諸漏為末後的利益後，會圓滿其戒的，就好像（賣）毒刺（visakaõñaka威沙堪塔卡）的商人一般。賣毒刺的商人是指賣糖的商人而說的。
據說他用車子載著糖、糖蜜、糖果及砂糖等來到邊境的村莊後，高喊著：「來買〔拿取〕毒刺哦！來買〔拿取〕毒刺哦！」當村民們聽到後，（想著）：「毒是粗惡的，凡是吃了的人即會死亡；被剌剌穿的人也會死亡，這兩種都是粗惡的，那有什麼〔ko誰〕利益呢？」他們會把門關起來，而且連小孩子也會逃跑。商人看到以後，（想著）：「這些村民沒有作生意的善巧，是否有什麼方式能使他們來買呢？」他即高喊著：「來買非常甜、非常甘美的糖、糖蜜及砂糖哦，價錢非常公道，即使用私製〔偽〕的小錢、私製〔偽〕的大錢也可以買哦。」村民們聽到後，很高興和滿意，就帶了很多錢來買。

在此，就好像商人高喊著：「來買毒刺哦！」一般；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，你們應當安住於戒具足、……應當受持學習諸學處。」之語。就好像村民們說：「這兩種都是粗惡的，那有什麼利益呢？」一般；世尊說：「你們應當安住於戒具足。」比丘們會想說：「然而戒是粗惡、粗劣的，與嬉戲等相敵對，戒具足有什麼利益呢？」就好像該商人以：「來買非常甜」等語一般；當知世尊為了闡明會被諸同梵行者所喜愛、歡喜為初，滅盡諸漏為末後的十七種利益的目的，而說：「假如希望」等語。
此中，「假如希望（àkaïkheyya ce）」──即假如希望、假如想要。

「喜愛（piyo ca assaü）」──當以愛眼相視，即當有生起愛的近因而說的。
「歡喜（manàpo）」──他們的增長意者，或他們的當可得意者。即是當以慈心遍滿而說的。

「敬重（garu）」──他們的敬重處，即與岩石的傘蓋相似。
「尊敬（bhàvanãyo）」──以：「此尊者實在知道我所了知的，見到我所看見的」，如此當可尊敬的。

「他應當圓滿戒（sãlesvevassa paripårakàrã）」──應當圓滿四遍淨戒。即是應當以不缺、圓滿的方式【157】擁有而說的。
「內心修習止（ajjhattaü cetosamathamanuyutto）」──即自己的心致力於止。此中的「內」即是自己，只是同一義而字（有所不同）而已。在位格，而此「止」為對格，以此「阿怒（anu）」的接頭辭結合而成。
「不輕視禪那（aniràkatajjhàno）」──不將禪那排除在外，或不消滅禪那；以排除和消滅為此輕視（之義）。應當理解在：「在忽視了倔強而過著謙和的生活
」等的方式。
「擁有觀（vipassanàya samannàgato）」──即致力於七種隨觀。七種隨觀是指：無常隨觀、苦隨觀、無我隨觀、厭離隨觀、離貪隨觀、滅隨觀、捨隨觀。它們詳細（的解釋），即在《清淨道論》（所說）。
「住在空閑處（bråhetà su¤¤àgàrànaü）」──即應當增長空閑處。而且當知在學取了止觀的業處後，當日與夜進入空閑處而安坐時，為比丘的「應當增長空閑處」。當知在令建造一樓的殿堂時，即不是在增長空閑處。
然而，到此就如愛行的開示
一般，首先以渴愛為開始，對著渴愛足處的慢與邪見，潛入了慢與邪見後，以次第而生起三（種）迷執的開示；同樣地，當知此開示首先以增上戒學為開始，對戒足處的止觀，潛入了止觀後，以次第而生起三（增上）學的開示。
此中，到「他應當圓滿戒」稱為增上戒學；到「內心修習止，不輕視禪那」為增上心學；到「擁有觀」為增上慧學。「住在〔增長〕空閑處」──在為此止而增長空閑處為增上心學；在為觀（而增長空閑處）為增上慧學，如此即由（增上心學與增上慧學）二學所構成而說的。而且此中，由「內心修習止，不輕視禪那」這些句子，乃只是守護戒的心一境性而說的；以「觀」這句，乃是守護戒的辨識〔執取〕諸行（而說的）。【158】
什麼是守護戒的心一境性呢？凡是沒有心一境性者，他即被所生起的熱惱所惱害，即使破了戒者當該被熱惱所打擊的心散亂時，也是熱惱的治癒者；凡是心有一境性者，他即可鎮伏了該熱惱之苦而入定，在入了定的剎那，即自然遠離痛苦，而生起更有力的樂。如此心一境性者他守護戒。
什麼是守護戒的辨識〔執取〕諸行呢？凡是沒有辨識〔執取〕諸行者，則對：「我的色、我的識」自體是強的自我，破了戒者即使在到了如此飢荒苦惱的怖畏等，他還是長養其自體；凡是有辨識〔執取〕諸行者，他對其自體就沒有強的自我或愛，在到了如此飢荒苦惱的怖畏等時，即使從裡面逃出外面，（大地、植物）乾燥、乾枯，或有盜賊（等）百種、千種（怖畏），他也不會為了愛自體而破戒的。如此辨識〔執取〕諸行者他守護戒。
「住在空閑處」──在此（止觀）兩者的增長、增大，即顯示了經常地做。

由於世尊以如此：「願諸同梵行者喜愛、歡喜、敬重、尊敬我」這四法的希望擁有時，除了應當具有戒等的德行外，並無其它任何可做的，如此實會被諸同梵行者所喜愛、歡喜、敬重、尊敬。即如這所說的：
「具足戒與見，住法說真諦，
造作自所行，彼為人所愛。
」
    因此，在說了：「諸比丘，假如有比丘希望：『願諸同梵行者喜愛、歡喜、敬重、尊敬我』者，他應當圓滿戒，……空閑處」後，現在由於在希望獲得資具等時，除了這（應當具有戒等的德行）外，並無其它任何可做的，所以說：「諸比丘，假如有比丘希望：『願我獲得……，……」等，當知世尊在此並沒有談論圓滿戒所得的相。世尊【159】如此教誡弟子們：
        「乞食斷諸語，不說相關語。
」
    他為何才將說圓滿戒所得的相呢？他是由於個人的意樂才說了這（話）的。當有（比丘）的意向如此：「假如四資具不難（取得）的話，我們才可能圓滿戒等。」世尊由他們的意向而如此說的。再者，此戒的滋味〔作用〕利益即是四資具。如此，為了顯示：「諸智賢的人們把放在倉庫等的（物品）拿出來後，既未給他的兒子等人，也沒有自己享用，而是布施給持戒者。」（如此持）戒的滋味〔作用〕利益，所以說此。
    在第三段的「凡（布施）使我（yesàhaü）」──即是凡是使我（yesaü ahaü）。

    「那些（施主們）所做的（tesaü te kàrà）」──即那些諸天或人們對我所做布施資具的行為。並非只有人們（才做布施），諸天也努力布施資具給有持戒等德的人，就如沙咖（sakko）（天帝〔帝釋天王〕布施給）馬哈咖沙巴尊者一般。
    「大果報、大利益（mahapphalà mahànisaüsà）」──這兩者只是一義，僅在文字上有差別。大的世間快樂果報為「大果報」；而大的出世間快樂助緣為「大利益」。即使以一匙的食物，（或）以五寶之量在地上建造（樹）葉（蓋的）殿堂而布施，即可使他數千劫（不墮）惡趣、苦界，而且最終能成為不死的般涅槃界之助緣。「我曾布施了乳飯」等，這個故事即是《餓鬼事》及《天宮事》的例證。因此顯示：假如希望布施自己資具的施主們能得大果報者，他應當致力擁有戒等德行。
    在第四段的「親族（¤àtã）」──即是婆婆、公公那邊的（姻親）。

「血親（sàlohità）」──即是一方血緣所繫的父親、祖父等。
「先亡們（petà）」──即到了死亡之後的生命體〔有〕。

「已去世（kàlaïkatà）」──即已經死亡。
「當他們（tesaü taü）」──即當他們以淨信心或歡喜心憶念我時。凡比丘已去世的父親或母親有：「我們親戚的長老是持戒、（修）善法者」的淨信心而隨念該比丘，即使（那些先亡）他只有隨念的淨信心，即有大果報、大利益，即能使他數【160】千劫不墮惡趣，而且在這中間有可能得不死的（般涅槃界）。因此，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，凡是有比丘具有戒、具有定、具有慧、解脫、解脫智見，……。諸比丘，我說凡是有人去看那些比丘，則多所利益；……（去）聽聞……；……憶念……；……隨他出家……；……前往……；諸比丘，我說凡是有人親近那些比丘，則多所利益。
」因此顯示：假如希望親族及血親們以淨信心憶念自己，而能獲得大果報者，他應當致力擁有戒等德行。
在第五段的「願我是不樂與樂著的征服者（aratiratisaho assaü）」──願我是不樂與樂著的征服、勝利、戰勝者。此中，「不樂（arati）」即對諸增上善法及邊遠住處的不滿意〔不歡喜〕。「樂著（rati）」即喜樂於五種妙欲。
「願不樂無法征服我（na ca maü bhayabheravaü saheyya）」──願不樂無法征服、擊敗、戰勝我。
「生起（uppannaü）」──即出生、生起。

由於致力於戒等德行者，他征服、戰勝、擊敗不樂與樂著而住立，因此顯示：假如希望自己如此者，他應當致力擁有戒等德行。
在第六段的「怖畏（bhayaü）」──即心恐怖的所緣。

「恐懼（bheravaü）」──只是（心恐怖的）所緣而已。

其餘的只與在第五段所說的方式（相似）。致力於戒等德行者，他征服、戰勝、擊敗怖畏與恐懼而住立，就如聖邊際住者大授長老（Ariyakoñiyavàsã- mahàdattatthera）一般。
據說，長老在路上行走時發現了一座愉人的森林，（他想）：「今天我將在此修習沙門法。」他就從步道走進（森林），在一棵樹下敷設桑喀帝〔雙層大衣〕後即盤腿而坐。樹神的孩子們由於長老持戒的威力，使得無法處在自己原來的狀態〔自性〕而悲泣起來，即使樹神搖樹，長老還是坐著不動；該天神吐煙、噴火焰，也都無法使長老動搖。接著（該樹神）就以伍巴薩咖〔在家居士〕的外形前來，禮敬後即站（在一旁）。（長老）問：「你是誰？」（樹神）回答：「尊者，我是住在那棵樹的樹神。」（長老說）：「這些（神變）是你變化的嗎？」（樹神回答）：「是的，尊者。」（長老說）：「為什麼呢？」（樹神回答）：「尊者，【161】由於您持戒的威力，使得（我的）孩子們無法處在自己原來的狀態〔自性〕而悲泣起來，我這麼做是為了使您逃跑的。」長老說：「為什麼你不請求說：『尊者，請您不要住在這裡，（假如您住在這裡）我們不得安穩呢？』然而現在就不用再說什麼了，我是慚恥於：『聖邊際的大授由於非人（的怖畏）而離開』的話的。因此，我將住在這裡，今天這一整天你就住在別處吧！」如此，致力於戒等德行者，他是征服怖畏與恐懼的，因此顯示：假如希望自己如此者，他應當致力擁有戒等德行。

在第七段的「增上心的（àbhicetasikànaü）」──「增上心（abhiceto）」──即殊勝的清淨心而說的；或為增上心（adhicittaü）。由增上心所生起的為增上心的；或者依止〔安置〕增上心的為「增上心的」。
「現法樂住（diññhadhammasukhavihàrànaü）」──即在現法〔當下〕安住於快樂。「現法」──即是現前的自體而說的，即在這裡（當下）安住於快樂的狀態之意；此即是色界諸禪那的同義語。坐著入了（禪那）的入定者就在此自體坐享沒有雜染的出離之樂，因此稱為「現法樂住」。

「隨所欲得（nikàmalàbhã）」──隨欲即得，由自己想要即可獲得；即是「在每想要的剎那即能夠入定」而說的。
「不難獲得（akicchalàbhã）」──即「容易地鎮伏敵對法而能夠入定」而說的。

「輕易獲得（akasiralàbhã）」──即容易、廣大獲得；即「隨所限定（的時間），即能夠出定」而說的。

有些人只能獲得（禪那），但無法在每想要的剎那即能夠入定；有些人能夠如此入定，但無法容易地鎮伏障礙；有些人能夠如此入定、容易鎮伏障礙，但無法像機器〔劍〕出鞘那樣，隨所限定（的時間）即能夠出定。凡是想要有這三種成就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
如此在所說的神通基礎之禪那，即使有些是從諸神通段而來的，但世尊只是取了那（四禪）。由於（持）戒的利益並不只有神通的基礎禪那及神通，而且四種無色禪【162】及下三聖道（也是持戒的利益），所以能顯示遍取該一切而說如此：「假如希望……凡寂靜」等。
此中，「寂靜（santà）」是指由（禪）支的寂靜性及由所緣的寂靜性。

「解脫（vimokkhà）」──即解脫諸敵對法及對所緣的勝解。

「超越諸色（atikkamma råpe）」──即超越了色界禪那。凡是超越諸色的無色之解脫與「寂靜」的文句相結合。此外，在超越諸色是做什麼呢？並無法了知。
「無色（àruppà）」──即從所緣及從異熟〔果報〕而沒有色。

「以（名）身觸後（kàyena phusitvà）」──即是以名身觸後、獲得後、證得後而說的。

其餘的只是與所說的（相似），而在此只是說成：「凡是比丘想要以此解脫觸後而安住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」

在第九段的「三結（tiõõaü saüyojanànaü）」──即是稱為有身見、疑、戒禁取的三種結縛。（有情）的蘊、趣、有等由於這些而結成蘊、趣、有等的業果，因此稱為「結」。
「遍盡（parikkhayà）」──即以完全滅盡。
「預流者（sotàpanno）」──即已入流者；而此「流」即是道的同義詞。「預流者」即是具有該（聖道）的人。如說：（世尊問：）「沙利補答，所謂『流、流』者，沙利補答，到底什麼是『流』呢？」（沙利補答回答：）「尊者，這（流）只是八聖道支。這即是：正見、……、正定。」（世尊問：）「沙利補答，所謂『預流、預流』者，沙利補答，到底什麼是『預流』呢？」（沙利補答回答：）「尊者，凡具有這八聖道支者，這稱為預流。而此尊者即有如是名、如是姓。
」在此是以道而給與果之名，因此，當知果義為「預流」。
    「不墮惡趣（avinipàtadhammo）」──使令墮惡趣為「墮惡趣」；沒有墮惡趣法為「不墮惡趣」，即是自己不會處在苦界墮惡趣的自性而說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凡是會墮惡趣之法，他們已經捨斷的緣故。
    有趣自覺他岸的目的地為：「（趣）自覺的彼岸（sambodhiparàyaõo）」，即必然證得上三道【163】之意。為什麼呢？已經獲得初道性的緣故。
     「戒（sãlesveva）」──希望有如此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
在第十段，遍盡三結即使是在初道所斷的，為了讚歎，所以在一來道（再）說（它們）。

「薄貪、瞋、癡（ràgadosamohànaü tanuttà）」──即是使這些（貪等）薄弱的狀態；即是使薄弱而說的。此中，當知有兩種原因使（煩惱）薄弱：自然所生，及使纏（煩惱）遲鈍。一來者實是不隨行輪轉的大人，其煩惱是經常不生起的，就如播種在田裡稀薄的幼苗一般，即使偶爾生起，也是使令稀薄的。而且即使在（煩惱）生起之時，不隨行輪轉的大人也是破碎、遍滿、覆蓋、使黑暗而令不生起；就如雲層及蒼蠅的翅膀一般，使（煩惱）遲鈍、遲鈍地生起而使稀薄。
此中，有某長老說：「一來者在某些煩惱長久生起時，即生起濃厚的（煩惱），就好像其兒子及女兒們出現一般。」此則是無量。即使有兒子及女兒們摩觸其四肢五體，也只有兩種原因使（煩惱）薄弱：自然所生，以及使纏（煩惱）遲鈍。
「一來者（sakadàgàmã）」──即來一次之法。
「只來了此世間一次後（sakideva imaü lokaü àgantvà）」──即只來了此人間結生一次後。事實上，也有在此生修到一來道後，就在此生（證得阿羅漢而）般涅槃，他即不（再來）此世間受生；也有在此生修到（一來）道後，就投生到天界，並在那裡（證得阿羅漢而）般涅槃（，他即不再來此世間受生）；也有在天界修到（一來）道後，並在那裡（證得阿羅漢而）般涅槃（，他即不再來此世間受生）；也有在天界修到（一來）道後，再來此人間投生並（在這裡證得阿羅漢而）般涅槃；也有在此生修到（一來）道後，就投生到天界，在那裡住到壽盡後，再來此世間受生（，並證得阿羅漢而）般涅槃。當知這即是此世間的受生（之涵義）。
「能作（證）苦邊〔苦的盡頭〕（dukkhassantaü kareyyaü）」──能作（證生死）輪迴之苦的界限。

「戒（sãlesveva）」──希望有如此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

在第十一段的「五（pa¤cannaü）」──只是數目的區分。

「下分（orambhàgiyànaü）」──下即（較）下的；即是下的部分之意。即是投生欲界世間的助緣之意趣。
「結（saüyojanànaü）」──即繫縛。當知這些（結）為欲【164】貪、瞋恚結，以及先前所說的（有身見等三）結。當知凡是這（五下分結）未斷的，即使他投生到有頂天，在其壽盡後，也會投生欲界的，即如因貪吃而吞下釣鉤的魚喻，以及在腳上綁了長線而在空中行走的人喻。
當知即使先前已說了（有身見等三結），為了讚歎，所以（再）說（它們）。

「化生（opapàtiko）」──即排除其餘的（受）生（方式）。
「在該處而般涅槃（tattha parinibbàyã）」──即就在梵天界那裡而般涅槃。

「不由（該處）還來（此）世界（anàvattidhammo tasmà loka）」──不由梵天界再來（此世界）結生的自性。

「戒（sãlesveva）」──希望有如此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

如此在第三道所說的，即使在第四道的段落（之經文）也有某些涵義（即五下分結？），然而世尊確實只是說明〔取〕了那（滅盡諸漏）。由於並非只有漏盡通是持戒的利益，而且世間的五神通也是（持戒的利益），因此也解說它們；然而，其實已經結束漏盡論的開示，但應當談及這（未漏盡的）光神通論；（假如沒有談到這世間的五神通，）則這些功德將沒有被談到，所以才顯示所圓滿的神通；而且由於在不還道已經根除欲貪與瞋恚而定力堅固，則可處在神通變化成就的快樂，所以不還者是戒與定的圓滿者，因此為了顯示致力原因的世間神通，所以說：「假如希望……各種神變」如此等相結合。
此中，「各種神變（anekavihitaü iddhividhaü）」等（聖典）而來的方式，（當知這）五種世間神通的巴利解釋及修法，即在《清淨道論》所說。

在第六通的「滅盡諸漏（àsavànaü khayà）」──即由阿羅漢道而滅盡一切煩惱。
「無漏（anàsavaü）」──即沒有漏。

「心解脫、慧解脫（cetovimuttiü pa¤¤àvimuttiü）」──在此，以心之語只是阿羅漢果所相應的定；而以慧之語則為該（阿羅漢果）所相應的慧而說的。而且當知此中：由定而解脫貪，為心解脫；由慧而解脫無明，為慧解脫。即如世尊所說的：「諸比丘，凡是有定者，他即有定根；諸比丘，凡是有慧者，他即有慧根。如此，【165】諸比丘，由貪而離貪為心解脫；由無明而離貪為慧解脫。
」再者，當知在此：止的果為心解脫；觀的果為慧解脫。
「在現法（diññhevadhamme）」──即只在此自體。

「以自證知作證後（sayaü  abhi¤¤à sacchikatvà）」──即只是由自己以慧現見後；即非由他緣而了知後之意。

「具足住（upasampajja vihareyyaü）」──即願我證得、成就後而安住。
「戒（sãlesveva）」──如此希望能夠除去一切漏而證得心解脫、慧解脫者，他應當圓滿戒。

如此世尊從談戒利益論到阿羅漢論，現在顯示統合一切戒的利益後作結論說：「諸比丘，你們應當安住於戒具足、……乃是緣於此而說的。」而這是其略義：「諸比丘，你們應當安住於戒具足、……應當受持學習諸學處。」如此凡是我先前所說的，這一切也只是比丘戒具足，諸同梵行者所喜愛、歡喜、敬重、尊敬；獲得資具；（布施）資具的施主們得大果報；過去的親戚們以心憶念即能得大果報；能征服不樂與樂著；能征服怖畏與恐懼；能獲得色界禪那及無色界禪那；（證）下三沙門果、五種世間神通，及漏盡智。而且這些功德是被我自己以通智證知的，乃是緣於、關於此而說的。」

世尊說了這（話後），那些比丘愉悦，對世尊所說（的話）歡喜。
《假如希望經》的解釋已經結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ntagavesaka Bhikkhu 覓寂比丘 2008.7.10.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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